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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告诉我，在汉语词汇里，比醉美
更醉美的词汇吗？我要用它形容洪湖江滩
公园。

有谁能告诉我，洪湖最醉美的地方是
哪里？如果让我来回答，我会说：洪湖江滩
公园。

“江滩公园绿成景，漫步欣闻欢乐声。
眼前江水波浪涌，林中鸟儿逐春行。”这是
诗人笔下的《洪湖江滩公园即景》。

坐落在长江北岸洪湖江段的洪湖江滩
公园，位于洪湖市新堤城区长江干堤外滩，
西起湘鄂西烈士陵园，东至新堤茅江大道，
全长6余公里。公园总面积130公顷，是一
座依江而畔的综合性公园。

洪湖江滩公园之美在于园中之园、绿
道串联。自西向东，分别由湿地公园、抗洪
纪念公园、游乐公园、植物园和文化体育公
园组成。这里是市民亲近自然、游憩健身、
绿色出行的理想场所。各主题功能区、园
林景观和树木花卉各具特色又紧密相连，
较好地融合成一个功能齐全、景观优美、动
静相宜的城市绿地。湿地公园因地制宜，

栽种了芦苇、荷花、菱角、芡实等多种水生植
物，突显出水乡湿地的特色风光。原洪江水
泥厂地段，打造成多品种的风景林地。抗洪
纪念公园建有98抗洪纪念碑，浮雕和碑文
一应俱全，见证当年这里那场百年难遇的大
洪水。

洪湖江滩公园之美在于游乐与共、花绿
相宜。江滩游乐场主题是游乐，设有几十种
游乐设施，满足市民的游乐需求。植物园中
设有梅花、茶花、海棠、樱花、腊梅、紫薇等
10多个品种，满足市民的偏好。体育文化
公园以运动天地、童真乐园、小型广场为景
观主题。公园植物品种丰富、种植以高大乔
木为骨干树种，多种花卉植物为群落组团，
配套各种地被植物，形成疏密有致、视野通
透、繁花似锦、物种丰富、生态良好的生态景
观。人爱绿荫鸟爱林。林间鸟儿相互唱和，
自由飞翔，婉转啼鸣，人享天籁之音。江滩
公园是洪湖市开展义务植树、认建认养活动
的基地。建有巾帼林、成长林、爱心林、夫妻
林、敬老林等。公园内绿树苍翠，林木成荫，
鸟语花香，五颜六色的鲜花竞相开放，是市

民们游乐品赏的绿色芳地，置身其间，身心
放松，怡然自乐。

洪湖江滩公园之美在于与江相伴、水
景共融。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流
径洪湖江段 135.5 公里，洪湖江滩公园
正与浩瀚的大江相伴，汹涌澎湃的江水
顺流而下，正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彰
显出新堤中心城区水之灵脉。清早，晨
练的人们伫立江边，“不尽长江滚滚来”；
晚上，江风习习，让人流连忘返。公园因
水而兴，游人因水而灵，内外碧绿、人水景
共融。如果说白天的洪湖江滩公园是一
位十八九岁的美妙少女，使人一眼望不
透清新美丽；那么夜色下的洪湖江滩公
园就是一位神秘无比的新娘，朦胧幻
彩，神奇诱惑，不由使人无边地遐思荡
漾。在炎热的夏季，江滩公园则是市民
们的“避暑山庄”，清新的江风吹在身
上，很是凉快，特别舒服，一种亲近大自
然的爽乐。一条滨水岸线，犹如镶嵌在长
江和洪湖城区之间的“绿宝石”，那主题文
化广场和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白鹭纷飞

的人工岛，展现出新堤城区的新颜。
洪湖江滩公园还是新堤中心城区应

急避险的良好场所，公园里设置了应急供
水、应急供电、应急照明等，同步配套了防灾
避险应急保障设施，并开展了生物防治技术
的推广应用，是城市防汛抗灾、旧城改造、
环境治理和绿化建设的成功范例，为市民
提供了舒适、方便、优美、怡人的城市公园
绿地，形成内外碧绿、人水景共融的优美环
境，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是啊，“月色花容，几分淡雅几分艳；江
声鸟语，一曲雄浑一曲清”，这正是洪湖江滩
公园。

是啊，春花夏荷是洪湖江滩公园最美的
光环，碧绿清秀是洪湖江滩公园最美的装
饰，江水河流是洪湖江滩公园最美的灵气。

如今，洪湖江滩公园已经是洪湖市最耀
眼的景观、最靓丽的名片，也是功德无量、余
韵悠长的工程。2022年评选为湖北省最美
城市公园。在新时代新征程途中，正吸日月
之精华，绽放出更加鲜艳璨灿的光彩，迎来
阳光明媚、山花烂漫的春天。

醉美洪湖江滩公园
□ 陆 剑

我的老家燕窝，是长江北岸洪湖东部
一个美丽的滨江镇，境内30余公里长江堤
防岸线就是天然的游乐场、大氧吧。在离
镇区中心仅几百米的长江堤外，有一口神
秘奇妙的深潭，90多年从未干涸，连名字听
起来也有些怪异，它叫“八十八潭”。

小时候听大人们讲，这口深潭是龙王的
行宫，那里面经常住着龙王一家人和他的客
人，不能随便惊扰它，否则他会发怒伤人，特
别是小伢们要注意安全，决不能靠近。这分
明是父母长辈们，担心孩子擅自到潭中玩水
会产生危险编出来的谎话。但久而久之，许
多人信以为真。因此，孩子们成年之前几乎
从不到潭中戏水。潭水比江水的温度都低，
常年冰凉，触摸它都感觉有点瘆人。

早春和深秋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时，常
常可以看到潭面上方被一层厚厚的浓雾锁
罩着，这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1983年，镇里办自来水厂，取的就是这
口深潭的水，因为保护得好，水质纯净，又
清又甜。

这里曾经是绝佳的垂钓场地，最令钓
友们向往的是这里幽静的环境，满眼的绿
色，清新的空气，养性、养心、养气。让人流
连的还有这潭中的鱼，青、鲢、草、鲤、鲫鱼、
黄颡等，小的至少半斤八两，大的十斤开
外，各色纷呈，全都是长江涨水漫溢时遗留
下来的野鱼，吃起来鲜美无比，别有一番滋
味。高速公路通达燕窝镇后，慕名而来的
还有不少武汉、仙桃、嘉鱼附近县市的钓

客，他们结伴驱车来往，乐此不疲。
4月的八十八潭是一年中最美的。虽

说它没有黄山那样的奇松怪石；没有泰山的
云蒸霞蔚；没有庐山的飞瀑流泉，也没有洪
湖的碧荷连天，但它有种不为人雕饰的自然
美，空灵、纯净、安详。当你站在宽厚、高大、
平坦的长堤时。放眼望去，你会发现这地方
江滩尤其空旷。在离堤脚不到200米外有
一泓水面，仿佛一只巨大的龙眼睁开着，那
就是八十八潭。潭面平如砥砺过，颜色浅
碧，与潭口周边坡岸上蓬勃如炽的野生紫云
茵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再看那平坦宽阔的
江滩尽是一片嫩绿，加之附近长堤防护林带
刚刚生发出的新叶那撩人的轻黄，犹如巧夺
天工的翡翠项链，把深潭装饰得更加惹人喜
爱。倘若你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走进去，微
风拂面时，空气里弥漫着丝丝甜味，阳光如
恋人般温柔缠绵，连细草上挂着的露珠比别
的地方都晶莹透亮得多。

在八十八潭的东侧和南侧，还有数个不
起眼的早年因堤防加固取土留下的浅坑，它
们与八十八潭浑然一片，似是母子相拥，血
脉相通。平常日，八十八潭总显得格外静
谧。除了几百米外长江水道上偶尔传来几
声汽笛，你能听到最真切地就是水鸟掠过潭
面的扑腾声，欢叫声；夏季到来，悦耳的蛙鼓
蝉鸣此起彼伏。长江禁捕之前，这里每天至
少有三五个钓友光顾，多时可达到二三十
人，近年来实施长江大保护，严禁捕捞，垂钓
的人都不见了。如果你独自一人或相邀两、

三好友漫步其间，或坐在草地上细细品味，
你一定能领悟诗人王维诗中写到的“行到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放达和爽逸，你
可以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

八十八潭并非一直都是如此可爱，它
曾有着让我的父老乡亲心痛悲伤的过往。
八十八潭是1931年夏长江发大水时溃堤冲
出的深潭。1930年前燕窝没有长江干堤，
只有民垸圩堤。那年秋后，国民党政府才
开始在荆江下游北岸部分段面造堤拦截江
水。由于施工质量不高，堤身单薄又未经
历长时间的沉淀固结，刚筑起的新堤在
1931年大洪水时就破口了，造成燕窝人又
一次流离失所。因为是大洪水冲刷而成，
所以潭底很深，这一带地层沙质严重，透水
性强，只要长江有水，潭子里就一直有水，
从来未干。据说，当时冲出的潭面开口直
径测量为八十八丈，故此得名。

清末民初，燕窝这一带江滩都很宽阔，
最早的堤身选址比现在更靠南，后来由于
长江河岸向北崩塌，迫使有些堤段向北退
移了。八十八潭，这一段堤身过去在潭子
南面，溃口后，新建堤身避开八十八潭退到
了潭子北面，也就是说潭子那块地方原来
是在堤内，现在是在堤外。

1998年再现历史上罕见大洪水，八十
八潭那段堤身内侧出现严重翻沙鼓水，定
性为直径一点八米的“国字一号”管涌险
情，当时情况十分危急。笔者当时在燕窝
镇任党委书记，亲身经历了那场刻骨铭心

的战斗。秋后退水，开始大修堤防，八十八
潭这一段堤身、堤脚经过高喷灌浆、垂直铺
塑和钢板固基等特殊处置后，又采用黏土加
高培厚，彻底地根治了历年来留下的隐患。
从此洪湖人民才减轻了多年防洪除险的拖
累。八十八潭也趁此机遇华丽转身。

今年清明节，我回到老家，希望在这四
月天里，再次看看八十八潭。出乎我意料的
是，八十八潭已经基本填平，成了一片洼地，
并在其旁边新开了一道深沟向南直通几百
米外的长江。我打电话询问镇里工作的同
志，他们告诉我，原来是市里落实长江大保
护的又一举措，江滩上所有水面都必须与长
江相通，与江水共进退，为解除蓄水养鱼、投
肥污染、垂钓之患，严禁违反《防洪法》和长
江禁捕等有关法律法规。

我情不自禁地从堤上走下去，那一大片
不久前被推平的新土还散发着原野的馨香，
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令人陶醉的空气，心情
特别复杂以致难以平静。我似乎看到一位
久斗成交的对手渐渐离去，那个曾经给我的
父老乡亲带来过很多磨难，而又用甘美的潭
水养育过燕窝人的八十八潭，将永远消失在
历史的尘烟里。

别了，我那恨过、斗过、牵挂过、爱恋过
的八十八潭……我良久地站在那儿不愿离
去。我在想，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这也是
一次改变，而且这是一次国家治理理念进步
和彰显社会文明的改变。我相信，未来这地
方会是另一番风景。

别了，八十八潭
□ 朱忠柱

又闻知了叫
□ 默 涵

多日的宅闭，心烦意乱，思绪万千，自
感心痛，又不知缘自何处。

酷热的傍晚，顶着袭人的暑气，独自
散步在长渠公园的树林中，此起彼伏的知
了声，一下子把我的思绪从另一个世界拉
回到了现实的轨道，也冲散了闷热中的烦
燥，莫然地点燃了我心中的过往和希望，
似乎也促发了肠胃在蠕动，是环境的反射
还是潜意识使然？

七十年代初，父亲因肠癌无钱医治而
去世，母亲拉扯着我们三兄弟度日。家里
无劳动力挣工分，每年年底生产队搞年终

核算，我家是最大的超支户，工分多的人
家到年底可从生产队里分得粮食和肉，我
家颗粒未得，还欠生产队工分。记得有一
年秋冬的一天傍晚，生产队会计挨家挨户
通知去生产队仓库的打谷场分粮食，我也
抱着一只箩筐来到打谷场，会计拿着账本
和算盘，一一点名，张家稻谷116斤，叶家
稻谷 278 斤……等堆在打谷场上的稻谷
分完了，也没听见点我家的名，别人将分
得的稻谷肩挑背扛的搬回家，而我失神的
拖着那只空箩筐回家。回到家里后，母亲
为此哭了一夜。无奈，我们家为了挣工分

糊口，就在生产队里领放了两头耕牛，四
弟三年级没读完，五弟只读了一个一年
级，就双双辍学。四弟、五弟每天就靠放
牛、捡粪挣工分，我也就早晚放牛、捡粪，
白天上学。

也是盛夏的一个傍晚，我放牛回家，
喊着母亲，说我饿得不行了，锅里有没有
啥吃的。母亲说锅里只有半碗南瓜。我
狼吞虎咽地把半碗南瓜填进肚里，却还觉
得饿。我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
饭啊？母亲含着泪跟我说，儿呀，你听，外
面的知了叫声一片，俗话说，“知了叫，谷

米到”，还过一些日子，早谷就熟了，我们
家多少也会分得一点，到时候，我熬新米
粥你们喝。

每次放牛时，我就望着树上的知了，
听着它们的叫声，仿佛这声声的知了叫就
是希望。心里默念着：知了叫，谷米到；知
了叫，谷米到……听闻着知了声，憧憬着
新米粥。

站在公园的树阴下，安静、痴迷地听
闻知了声，不禁心生感慨与怀念：落日无
情最有情，遍催万树暮蝉鸣；少时奢求新
米粥，闻得蝉声念故亲。

洪湖市名溯源
□ 余恒坤

洪湖市初名洪湖县，得名于湖北省第
一大湖泊、全国第七大湖泊的洪湖，兼有
纪念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意。其来历蕴
含自然地理的沧桑变迁和红色革命的风
云际会，曲折而意蕴丰厚。

洪湖作为地名，始见于明嘉靖《沔阳
志》所载：“上洪湖，在州东南一百二十
里，又十里为下洪湖，受郑道、白沙、坝潭
诸水，与黄蓬相通”“夏洪湖大水，湖河不
分，容纳无所，泛滥沿岸，诸垸尽没，湖垸
不分”。新石器时代晚期，洪湖的螺山、
乌林和黄蓬山等地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形成了邑居和群落。其古为云梦泽，大
小湖泊、沟渠汊套星罗棋布。历史更替，
沧海桑田，水道迁徙，赢缩变幻。据《水
利考》记载，明代沔阳州湖泊，北以李老
为大，西以西湖为大，南则黄蓬为大，东
则太白为大。诸湖皆透迤入太白湖。太
白湖上接夏水，下纳沔水，是长江和汉水
的分洪孔道，均至沌口入江。其间，江汉
经常溃口，携带泥沙涌入湖泊，使诸湖无
法容纳长江、汉水分泄的洪水。至明成
化到正德年间（1465 年-1521 年），南北
江襄大水，堤防崩溃，垸螣倒塌，河湖淤
浅。“最患者茅埠江口，更三十年不治，东
南尽成水区矣”。茅江就是城区新堤左
近的长江段面，由于水患连年，水流冲
击，泥少淤塞，其下游黄蓬湖湖床抬高，

致使上端的小湖小汊连成一片，面积越
来越大，形成一望无涯的湖泊，百姓皆称
大湖，每每下湖捕鱼采莲，都说到大湖
去，谁也没有关注它的正式名称。然其
水汤汤，浩无际涯，鱼翔鸭浮，莲香荷馨，
渐成富饶之域，声名远播。

据传，清康熙二年（1663 年），康熙皇
帝找到隐于湖北武当山修道的父亲顺治
帝后，于是鸾驾亲临武当，向父皇请安。
事毕，心情舒畅，便取道荆州遍游江南。
到达荆州府后，府官接驾，礼毕闲叙，府官
提及新堤西北有一秀丽富饶的大湖，名闻
遐迩。龙心大悦，问道“是什么湖？”府官
奏曰：“尚无湖名，今躬逢圣驾，祈赐名为
幸。”康熙皇帝欣然应允，问明来由后，略
为沉思，即说：“既是洪水冲积成的大湖，
朕就取名洪湖吧。”

今洪湖市境域，夏商时代为古云梦地，
属荆州之域；西周时，周武王封为州国，都
城在今黄蓬山；楚武王四十年（前 701年），
州国和江汉间其他小国都被楚国吞并；秦
昭襄王二十九年（前 278 年）后，古州国地
属南郡；西汉初年（前 206 年）更南郡为临
江国；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恢复南郡，
设置州陵县，县治在黄蓬山；新莽代汉，南
郡改称南顺郡，州陵改为江夏，县治在今
新滩口；东汉建武元年（25 年），恢复西汉
郡县原名；东汉建安十三年（208 年），州陵

属东吴江夏郡；西晋永兴二年（305 年），割
南郡的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
合四县侨置成都郡，隶属成都王颖国；南
朝时，州陵县先后属巴陵郡、州城郡；西魏
大统十七年（551 年），裁撤州陵、惠怀二
县，改置建兴县，隶属沔阳郡，县治迁到今
仙桃市沔阳老城；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
洪湖境域疆属屡更，郡县变动频繁，大多
与沔阳有分有合，或升或降，其间曾名玉
沙县、附廓县、文泉县等，1912年，废州置
县，沔阳县属湖北省江汉道；1926年废除
道，在新堤设市，直隶属湖北省政府。未
久，撤市并入沔阳县。

1927年，在中共鄂中特委和沔南区委
领导下，9月10日，萧仁鹄、刘绍南等共产
党人领导发动戴家场暴动，打响洪湖武装
斗争的第一枪，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
军。1928 年 1 月，以秋收暴动人员为骨
干，建立由彭国材、夏道美领导的洪湖赤
卫队，他们高唱“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
边，有人要捉我，除非是神仙”的歌谣，赢
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1929年，根据党的

“六大”决议，先后成立鄂西游击队、洪湖
游击总队，并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
一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1930 年 7
月，红四军更名红二军，二、六军合编为红
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9月，湘鄂西特委
和联县政府成立，邓中夏任特委书记，周

逸群代理特委书记兼联县政府主席，湘鄂
西革命根据地形成。1930年冬至1931年
春，敌人集合3万余众的兵力向洪湖苏区
发动第一、二次“围剿”。这时红二军团渡
江南征远离根据地，驻守江北的洪湖赤卫
队在周逸群、段德昌领导下，运用游击战
术，奇迹般取得一、二次反“围剿”的伟大
胜利。1931年1月，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
鄂西联县政府转移至洪湖北岸瞿家湾。3
月，南征攻打长沙的红二军团受到严重损
失，改编为红三军，返回洪湖。6月，成立
湘鄂西临时省委、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
会。12月，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瞿
家湾成为红色根据地首府。然而，左倾路
线横行，错误地大杀“改组派”，段德昌、彭
国材等一批革命中坚人士惨遭杀害，致使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932年，红三军被
迫撤出洪湖，后与红六军团会师，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
对此，毛泽东主席有过高度评价：“红军时
代的游击战争，坚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
港汊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
据。”正因为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
代表区域，为纪念湘鄂苏区革命，1951年
经政务院批准，设立洪湖县，1987年撤县
建市。

红色洪湖，源远流长，初心不改，永志
不忘。

临
江
随
想

□
杨
磊

住在长江边的人是幸运的。我就是一个这
样幸运的人。

每一个黄昏，只要无特殊情况，我都要到
江畔小坐，江畔独坐，别有一番滋味。朱自清
先生曾经在满月的光里，独自走过幽僻的荷
塘，一个人在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
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这
就是独处的妙处。

与呼朋引伴，成群结队而行相比，我更喜欢
独行，特别是临江晚坐。灵感之下的“临江晚
坐”这个词，得益于明末清初的学者吴从先先
生。某一日，读到吴老先生的《小窗自纪》，“临
流晓坐，欸乃忽闻，山川之情，勃然不禁”，不禁
为古人相通的情感所感染，一样的山川，一样的
闲坐，似乎看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忘年交，情感
穿越时空，古今相通。只不过吴老先生是晨坐
河边，其情其景，自然不如长江之浩渺壮阔了。

面对长江，如沐浴在历史的长河，感叹这时
空的变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月如此，长江亦如此。在漫长的时空里，月亮和
长江是永恒，从不曾老去。亿万年间，那江上升
明月的情景，总是那么清新、明亮，而我们每个
人不到百年的时光，和这永恒的长江相比，是那
么的短暂和渺小。

长江，从青藏高原走来，带来雪山冰水的灵气，一路携裹着，
往东海奔去，曾经在上游的三峡，看着奔腾的江水迟早会流到我
的家乡，曾经在南京的长江大桥下，望着那奔腾的浪花，那一朵朵
的浪花一定是从我的家乡飘来，身处异乡的游子，是长江，给了他
心灵的抚慰。还想起了我们的祖先，很久很久的若干年前，我的
祖先，是否也像我一样，在这一湾长江边、在这一轮月色下，匍匐
前行，绝世独立？很多次在江边，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想起那样的
一个场景，仿佛那么遥远，又仿佛近在昨天：那是1986年的夏夜，
距今已37年，临近高考的前夜，那是个基本上“一考定乾坤”的年
代，对于一个没有退路的农家子，压力可想而知，下了晚自习，我
独自踱步到了江边，坐在月光如垠的大江边，看渺渺的江水波光
粼粼，占卜自己的命运，想象着若干年后的自己，急切想知道自己
人生的答案，现在我可以想起37年前的我，可是当年的我却无法
想起现在的我——当时是多么想知道30年后会是怎样的辉煌亦
或狼狈。想起了唐朝的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
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彼情彼景，与张继何其相
似，可幸，我倒没有像张继一样名落孙山，可惜，我也没有写出像
张继一样名垂千古的诗句。

兜兜转转三十多年，没有回老家修理地球，也没能去北上广
深开疆拓土，一万三千多个日夜，尽在这不到几平方公里的县城
虚度光阴了。江畔独坐，新堤的江滩在悄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三十多年前，这县城的江堤都是泥巴土路或者煤屑路，江边
很多都是些废弃的工厂场房和民居，往来的行人很少，特别是到
了夜间，给人一种荒凉的沧桑感。时代的变迁，洪湖江滩早已今
非昔比，江滩公园成为了城区市民休闲健身的良好去处。荷花广
场上人声鼎沸，跳广场舞和交谊舞的妇女和老人们把娱乐与健身
交融到了极致。

新堤的历史源远流长。洪湖是为纪念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而
从沔阳、监利、嘉鱼、汉阳等县划出一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个
县级市，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县市，但县城新堤，却是有着厚重的
历史底蕴的城市所在，新堤市曾两次成为湖北省的直管市，凭借
着靠近长江水运的优势，滨湖临江，往来商贾，络绎不绝，在水运
占据交通绝对优势的历史上，新堤，在各个阶段都留下了她深厚
的历史痕迹。

新堤不仅临长江，还倚靠洪湖，内荆河穿城而过，将城区划分
成新堤和茅江两块，尽管开发的浪潮日新月异，但仍然还有很多
历史的遗迹，曾经的老街还有许多的残垣断壁，西骄巷、大骄巷、
解放街、子街……依稀都还可以窥见那些远去的繁华。据县志记
载，这江边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亭阁——江峰阁，亭阁名噪一时，名
气不亚于岳阳楼，可惜在后来的战火中毁损了。历史胜迹，更不
必说湘鄂西革命纪念园和路易·艾黎故居了。放眼望去，对江就
是湖南。临湘的江南，丘陵山地，若隐若现，曾经的长江天堑，使
得洪湖临湘“咫尺”成“天涯”，终于2021年通车的赤壁洪湖长江
大桥，让“天堑变通途”，让湖南不再遥远。周末双休，常常呼朋唤
友，自驾到对江临湘江南，江南的丘陵地貌，与江北的江汉平原一
马平川的地形地貌迥然不同，对见惯了一马平川的洪湖客那可就
充满了新奇与幻想。

此刻，又坐在了江边。滚滚东去的江水依然在奔流不休，
对岸的江堤上灯火星星点点，不远处的赤壁长江大桥如一道
彩虹横跨江面，那是曾经的赤壁古战场，这里才应该是苏东坡
真正的怀古抒情的地方，东坡先生终究在不相干的黄州抒出
了一个“文赤壁”，让人不得不佩服这文化的巨大力量。苏东
坡《赤壁怀古》，不想而今苏东坡对我们也成了“古人”，在历
史的长河里，我们都只是随波逐流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也
许，在若干年后我们这些“今人”也将成为“古人”，唯有这浩
浩的长江还会永存，可是，我们——这些未来的“古人”，该给
后人留下些什么呢？

窗外的紫薇花
□ 汉 生

每天坐在书房窗户边的书桌旁，已是我多年生活的常态。
窗外的几株紫薇花树，一到夏天，繁花盛开，无论你看与不

看，她总在你的眼前；无论你爱与不爱，她依然在你的窗边。她不
争不炫，孤单而不落寞，无声而不离弃地守候着你。只要我一抬
眼，她就摇曳着头冲着我笑，那不妖不拙的笑，使我不禁想到白居
易的“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传说远古时代，有一凶恶的野兽叫年，它伤害人畜无数，于是
紫微星下凡，将其锁进深山，为了监管年，紫微星化作紫薇花留在
人间，给人间带来平安和美丽。

“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长放半年花。”除宋代诗人杨万里诗
赞其花期之长外，明朝薛蕙也有同感：“紫薇花最久，烂漫十旬期，
夏日逾秋序，新花续放枝。”清代刘灏也曾描述道：“一枝数颖，一
颖数花，每微风至，夭娇颤动，舞燕惊鸿，未足为喻。唐时多植此
花，取其耐久且烂漫可爱也。”因其花“长寿”和具有祥瑞的紫色，
道教也认为紫薇花为天上紫微星下凡，故被道教尊为圣树。

三月的樱花，浪漫娇娆让人流连忘返；四月的海棠，气质高雅
令人驻足静赏；五月的牡丹，雍容富贵国色天香；十月的桂花，香
气怡人醉了一个季节……所有赏花的人们，都是慕名而赏之，择
时令而赏之！然而，紫薇花开不逢时，盛夏的酷热阻挡了赏花人
的步履，也消磨了赏花人的兴致，加之香气甚微，无法引起人们的
青睐。即便如此，紫薇花还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绽放了，开得
那么坚定，开得那么璀璨，开得那么随意，开得那么热烈。不仅在
烈日的炙烤下孤芳自赏、清新雅致、气宇高昂地开放，还一直到寒
秋时节，仍然绽放着她独有的妩媚与端庄、优雅与大气。在她的
世界里，不在乎世俗的追捧，也不惧怕酷暑与寒秋，从容而悠然，
独立又自我。因此，让我真正理解了唐代诗人杜牧的“晓迎秋露
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这
首《咏紫薇花》，虽然全诗无一字提到紫薇花，却极力颂赞了紫薇
花不与群芳争春的品格和淡雅高洁的风骨。人无千日好，花无百
日红。唯有你，紫薇花，充满着人间的传奇。

窗外的紫薇花，因你不在名花名录之列，则不被世俗待见与
捧赏，但你却有“向风偏笑艳阳人”的自在与洒脱，同时也有窗内
人的热爱与景仰和惺惺相惜与心心相印之共情。因此，我前些年
购买了几株紫薇树，种植在母亲的墓旁，让紫薇花相陪着母亲在
那酷暑与寒秋，也作为我归属之地的装扮与景致。


